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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源仙观日出
何静

“蓬源仙”，一处位于渌口区龙潭镇蓬源峰之巅的世

外桃源，因有仙而得名。此处最美的景致——“观日出”。

想一睹蓬源仙日出奇景，须天亮之前到达山顶。顶着

朦胧的月光从凤凰山脚一路盘旋而上，虽比不上名岳险

峻，却也是陡峭崎岖。一路驱车上到山顶，早已晕头转向，

不知东南西北。

山顶空气出奇的好，这是城市里从未闻到过的新鲜。

朦胧中看不清全貌，还是无端觉得是个好地方。风吹在脸

上，很冷，也很干净。在月色中踉踉跄跄地摸索着爬到峰

顶，静待日出。山顶早已聚满了人，不知是一夜未归还是

出门太早，看起来好像有闲心雅兴的人还不少。大家三三

两两席地而坐，小情侣们彼此偎依着，似亲密，亦似取暖，

偶尔有不识趣的小孩嘶吼打破这恬静祥和……

不知过了多久，呆望着的天空慢慢出现了深红色的

云彩，恍若倒挂着的梯田，一层一层，蔓延到天边。随着风

越来越大，耳边也传来刺耳的呼啸声，借着天色向远望，

原来是硕大的风电机组快速转动发出的噪声，瞬间撕裂

了这清晨的和谐。这风有着巨大的威力，天空被吹得越来

越亮，深红的“梯田”也被吹得颜色淡了许多，安静的人群

开始躁动起来，很多人指向天空的尽头喊着，太阳要出来

了！循迹望去，果然，天边出现了一个扇形的光环，从光环

里悄无声息地射出无数把利剑刺向大地，山开始变绿，天

开始变蓝，只有那不起眼又倔强的月亮挂在头顶不舍离

去——皓月岂可与日争辉，太阳才露出半边脸，月亮就失

去了所有的存在感。

天色大亮，景色变得怡人起来，朝霞的光辉照得蓬源

峰五彩斑斓，尤其峰顶的庙宇，更显得雄伟庄严，这大概

是庙宇每天最辉煌的时刻了吧。旭日升起时，才得以观蓬

源峰的全貌，苍翠挺拔的山峰连绵不绝，与天相接，茂密

的树林升腾着白气，衬托得如人间仙境。格外扎眼的是顺

着山顶一条蜿蜒的水泥路，路旁一字排开的风电机组看

不到头，底部有巨大的水泥墩基座，看起来牢靠稳当，虽

显突兀，却也壮观。不知蓬源的神仙有没有预料到他也逃

不过现代的文明。

太阳越升越高，渐渐可以感受到阳光的温度，寒意散

去不久，人们逐渐起身，淑女开始把裸露着的白皙皮肤包

裹起来，帅哥戴上了炫酷的太阳镜，老人也丢下了手中的

木棍，各自往山下走，有人依依不舍，有人归心似箭……

阳升观记
曾志田

晨光初破，车队进入攸县凉江境内，山势渐渐隆

起。青峦如屏，雾霭自竹林间缓缓游弋，忽而凝作白练，

忽而散作浮烟。车行蜿蜒，竹海翻涌，绿浪中忽见一檐

角挑破云霭，似仙人垂钓的钩，勾住人间一缕尘心——

阳升观到了。

此地古称麒麟山，南梁时更名司空山，因张岊玉真

人在此羽化。千年道观，悬于山腰，背倚三清峰，前临南

水。石阶苔痕斑驳，如一卷摊开的经典。山门两侧古柏

虬曲，枝干上系满红色绸带，风过时，绸带轻轻飘扬，似

无数山民的美好祈愿在天空浮现。

张司空的故事，在山民们的唇齿间流转了千年。南

齐朝廷昏聩，他携八十余口遁入司空山，济世救民，采

药炼丹，筑坛诵经。传说梁天监二年中秋，山间忽起五

色云，笙箫自天际飘落，张氏一门衣袂翩跹，乘云登霄。

后人立观以祀，唐玄宗夜梦神人，敕建“朱阳”；宋徽宗

痴迷道法，御笔改为“阳升”，赐经封仙。

民间百姓常供奉三尊司空像：一为紫袍玉带，南齐

旧臣的威仪；一为麻衣草履，隐士悬壶的澹泊；一为鹤

氅云冠，太素真人的超然。三像并存，恰似凡人升仙的

三重境界。香案前有百盏铜灯，据传是清代茶陵盲人所

献。当时他目瞽心枯，祷告后掬观中泉水拭目，竟然复

见天光。铜灯铸成，火光摇曳恍如星河倒泻，映得神像

眉目含悲，似乎慨叹众生悲苦。

阳升观的妙处，在于“藏”。藏于司空山三十六峰之

间，藏于十八溪涧之畔。春时杜鹃泣血，夏至竹影筛金，

秋分云海吞峦，冬深古观负雪。道士晨起练功，吐纳间

山岚入腹；暮时击磬，余音荡开暮色，惊起归巢白鹭。

后山藏有一口丹井，井水尤其清冽，传说为张司空

炼丹所用。山民将井水用竹筒引入前殿，掬水饮之，清

凉透骨，却隐隐回甘。井畔石壁斑驳，刻满历代游仙诗。

陆蟾曾经在此结庐，李韶于此悟道，诗句早被苔藓噬

尽，只剩“明月”“松风”几字残影，与竹林山涧共鸣。

三清殿前的石阶暗藏玄机：前面三十一级半台阶，

喻明清时攸县三十一都半；中间七级台阶，指七县百姓

朝拜；后边三级台阶，应湘赣粤三省香客。殿内楹联斑

驳：“唐宁敕建以来名山不朽，庆光重修而后福地长

留”，字迹苍劲如龙蛇走笔。

晨光漫过石梯的苔痕的时候，卖艾糍的老婆婆早

在古樟下摆开青竹匾。新采摘的青艾草混着糯米香，与

香炉里的降真香缠绕成独特的青色山岚。她布满沟壑

的手掌上下翻飞，将张司空采药济世的故事揉进碧玉

色的团子。三叠泉的氤氲水汽漫过石臼峡，打湿了游人

相机镜头里定格的飞檐——那些追逐流云的翘角，多

像历代道人遗落在尘世的道簪。

道观檐角挑起的不仅是千年月光，更是老百姓对

精神原乡的执着守望。每年八月，阳升观庙会如约而

至。三省香客跋山涉水而来。湘赣边界的米酒、粤地的

檀香、鄂东的糍粑，在戏台下堆成了供山。青衣甩着水

袖唱《白日飞升》，鼓点如丹炉爆裂，老妪抹泪时，袖口

抖落的瓜子壳似乎都沾着仙气。武当道士脚踏罡步，太

极推手搅动山雾，村妇们学八段锦的笨拙里，隐隐藏着

秦汉方士炼药的身影。

最妙是子夜法会。龙虎山经忏班吟诵《太洞真经》，

声如鹤唳九天，山风应和，竹涛阵阵。虔诚的信众们双

手捧着莲花灯，沿山道蜿蜒成灯火星河。忽有流萤自深

谷飞来，栖于灯盏，光中有光，影外交影，分不清是萤火

点灯，还是灯唤流萤。此情此景，恰恰应了宋徽宗御赐

的观名——“阳升”，阴阳交泰，万物生发。

下山时，遇一村民卖攸县烧汤粉。米粉细若银丝，

以山泉轻煮，佐料是山菇、豆腐、青葱，还有紫苏叶。她

不忘介绍：“这粉原来是张真人留下的斋食，元末战乱，

观内道士以米浆制粉接济老百姓……”山脚的竹器厂

内竹堆积如山，机器轰鸣正加工新伐的翠竹。剖竹声清

越如裂帛，山民们将青竹加工成素筷、竹帘、竹斗笠、花

篮等多种竹工艺品。年轻的村支书兴奋地说起乡村振

兴的蓝图：十万亩竹海是取不尽的资源，山民加工竹工

艺品早走向致富路；还有油罗潭米酒已贴上欧盟认证

的标签，而“司空仙茗”的茶香正乘着班列飘向异邦

……

一只白鹇掠过竹海，翅尖抖落的露珠恰好坠入了

宋代石碑的裂痕。这方土地的神奇之处，或许正在于它

永远在仙气与烟火人间保持微妙的平衡：道观的晨钟

送走最后一颗星子时，晒谷场已铺满黝黑的油菜籽；道

士打坐修习之余，也到田间收割金黄的稻谷；诵经声与

竹器厂的机器轰鸣在山谷和谐共振，将《醒世真经》的

奥义演绎成乡村振兴的密码。司空真人若驾云重游故

地，大概会莞尔——他当年种下的那粒道法自然的种

子，正在二十一世纪的春风里，长成接天连叶的莲塘。

暮色四合，回首望阳升观，已隐入大山的苍茫。山

径上扫叶声复起，沙沙，沙沙，如仙人低语。忽记起观中

残碑刻着一句：大道无形，唯此心能容天地；红尘万丈，

偏此处可觅蓬莱。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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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中华，历史悠久，典籍浩繁。

在这璀璨的文化宝库中，地方志以其

独特的魅力，承载着一方水土的记忆

与变迁，犹如一部部微缩的史诗，记

录着地域的兴衰，风物的变幻，以及

人文的传承。它上溯千载，下及当下，

将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经济物产、政

治沿革、教育文化、军事民俗等方方

面面熔铸一炉，为后人了解一方故土

提供了最详尽的史料。

藏在罗霄山脉深处的酃县（1994

年更名为炎陵县），自南宋嘉定四年

(1211)析茶陵之康乐、霞阳、常平三乡

置县，延历 300余年无有修志记载。明

嘉靖初年，首部《酃县志》问世，至清

同治十二年，酃县共八修县志，涉及

十任知县。这些志书不仅是酃县历史

的见证，更折射出历代知县对地方文

化建设的重视与担当。

明嘉靖初年《酃县志》
酃县历史上首部地方志编修于

明嘉靖初年，主修为时任知县易宗

周。易宗周为广西临桂人，嘉靖二年

至六年（1523～1527）任酃县知县。主

政酃县时，在原址拓宽重修炎帝陵殿

并按皇宫规制始设午门，同时延请邑

士纂修酃县历史上首部县志，成就一

世英名。后被列为名宦，载入《湖南通

志》。

今人对首部《酃县志》的了解，只

能从后世《酃县志》，以及清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的只言片语里略知一

二。如康熙九年《酃县志》载：“酃志修

于嘉靖间易侯宗周，至兹百数十年，

版牒既无只字。”乾隆三十年《酃县

志》曰：“盖邑志修于明嘉靖时易公宗

周，旧本无复存者。”1994 年版《酃县

志》载：“明嘉靖初，知县易宗周‘修邑

志，得载笔体’，为酃县修志之始。后

毁于兵燹。清初，‘版牒无只字’”。

清康熙年间三修《酃县志》
清 康 熙 年 间 ，先 后 于 九 年

（1670）、二十七年（1688）、五十三年

（1714）由酃县知县李朝事、黄文年、

张垚主持编修《酃县志》。其中，康熙

二十七年、五十三年《酃县志》均已失

传。

自宋迄明，酃县多次遭受战乱，

顺治四年（1647）始入清朝疆域。随即

又受寇贼捣乱，烧杀抢夺，百姓遭殃，

流离失所。顺治十五年（1658），辽东

义州贡生李朝事调任酃县知县。到任

后，李以宽厚仁慈之心安置百姓，尤

其是对酃县缺盐少盐、税赋过重的问

题秉笔直书朝廷，成为历代传颂的佳

话。同时，为了发展生产，对迁居城郊

者给予土地，能耕者分给耕地，鼓励

县民开荒种地，随之人民丰衣足食，

人口不断增加，县库收入逐年递增。

在酃任职第十三年之际（康熙九

年），李朝事接到上级官府修纂县志

的文书，于是，自任主修，遍览古籍，

揣摩构思，布局谋篇，“更与学博田君

宏恕，邑人谭君季豹、谭子士英、罗子

士彝，共相纂辑。”“搜残篇于孔壁，探

断碣干蔓烟。网罗散失，咨讨幽潜。人

品必核而后登，事迹期信而有据。”年

内，时隔 140 余年的酃县历史上第二

部县志成书。

康熙九年版《酃县志》共 21卷，分

装 4 册，6 万余字。卷首设凡例、舆图、

疆域，其时，因战乱刚平息，此志书记

叙简略，体例、史料粗略芜杂。上海古

书店有藏本。1985 年，炎陵县档案馆

从沪购回缩微胶卷，抄写复印存藏。

康熙二十五年，山东贡生黄文年

出任酃县令。来酃次年，黄文年主持

续修《酃县志》。虽然酃县旧志“简编

残缺，稽考维艰”，但黄文年不为困难

所惧且充满信心，刻意搜求，重加修

辑，并捐资于二十七年刻版印刷成

书。

康熙四十九年，山西人张垚出任

酃县知县。张垚“穷黄烟、烟竹之保，

登犁壁、云秋之山。”往返经月，走遍

酃县山川村落，访遍风土人情。五十

三年，张垚“以所因所革及身所至、目

所睹者著之于书。”志书已脱稿但未

付梓。

清乾隆年间两修《酃县志》
清乾隆年间，先后于二十六年

（1761）、三十年（1765）由酃县知县陈

膺笏、林愈蕃主持编修《酃县志》，二

志均传世至今。

乾隆二十五年（1760），山西人陈

膺笏出任酃县知县。是时，朝廷关心

民众疾苦，减免赋税，对弱势群体予

以救济。国家治理有方，民风淳朴，物

产丰富，文化繁荣，太平祥和景象见

之于各地，兴隆昌盛局面千年少有。

盛世好修志，期间朝廷《一统志》已成

书，省垣也正忙于编修《省志》。

陈膺笏在酃任职次年，适逢修纂

地方志。陈膺笏“检阅酃邑旧志，剥蚀

残阙，不堪卒读”，遂集邑士谭衡珙、

罗煜先、刘武才，“令各举所知，兼采

省志，补其阙略，汇而成册，用作粉

本。”也就是说，陈膺笏主修的《酃县

志》没有付梓，只是留下了今人所谓

的资料长编。此志卷首为序、跋、凡

例、纂修姓氏、目录及舆图 5 幅，正卷

分 16 门 108 目，炎帝陵单独成卷。地

理志记山岭岗寨、河道涧泉 110余处；

风俗志附载瑶民习俗；食货志收录各

种动植物 280 多种，其中有猫竹、烟

竹、蜡鸟、雉鸡及虎、豹、豺、鹿、狸、

猴、獭、熊……现藏北京、浙江、湖南

图书馆。

乾隆二十八年（1763），四川中江

人、进士林愈蕃赴任酃县知县。刚到

酃县任职，林愈蕃便冒雨视察边境，

见一些山民“蓬头菜色，衣不蔽体”

“种包粟度日，田荒赋存，实所难堪”，

感叹之余，许以垫交税赋，故在民间

口碑良好。

“酃自宋宁宗嘉定间，析茶陵三

乡而邑之，烈山氏陵寝在焉。国家有

大典礼，天子必遣官祭告。”“故邑虽

偏而名昭，壤虽瘠而地重，非他弹丸

邑比。”林愈蕃认为，酃县乃炎帝神农

氏的安寝圣地，虽然县小地偏，但每

逢国家大事，皇帝都要派官员祭告，

地域的重要性非其他小县可比。

来酃后，林愈蕃“览云秋之盛，瞻

万阳之高，山奇川邃，奥如旷如。虽不

尽土著，而淳朴遗风犹有存者。私心

自喜，谓此故足为政也。”酃县风景秀

美，民风淳朴，林愈蕃对主政酃县充

满信心。

至乾隆三十年，酃县政通人和，

处处有变化，遍地有新景，林便萌发

了利用公务空闲续修县志的念想，恰

在此时，上级官府征集县志。林即“进

邑士议之，咸鼓舞从事。”然而，翻阅

旧志，过半文字模糊不可辨识，并且，

自康熙九年李朝事主修《酃县志》，距

今已九十余载。因此，编纂《酃县志》

比其他地方更加紧迫。

为修好县志并供省郡志、一统志

采录，林愈蕃开馆于外，公开招募熟

悉县情的人士参与其中并令其分头

实地采辑，同时，找来许多优秀的地

方志学习借鉴，“折衷往牒，勒为成

书”，不到一年，便著就了酃县历史上

第六部县志。

林志为多卷平列式，共 23 卷，另

有卷首、拾遗，分装 6 册，计 26 万字。

篇目设置较康熙九年版合理，内容亦

丰。以烈山书院藏版传世，湖南日报、

湖南图书馆均有藏本。炎陵县档案馆

有湖南日报社藏本复印本、湖南省图

书馆藏本手抄本各一套。

清嘉庆二十二年《酃县志》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广东东莞

人麦连代理酃县知县。因闽粤赣客家

移民剧增，麦连倡建梅冈书院（今炎

陵县第一中学前身），专门招收客家

方言区学生，县内本地、客家两大方

言区遂有“洣（洣泉书院）部”“梅部”

之称。这是后世《酃县志》对麦连任职

酃县期间为数不多的记载。

麦连刚刚到任酃县，“大府檄修

《湖南通志》，令将县志一并续修。”麦

连旋与酃县教谕肖仲信、训导刘日

旦，召集地方绅士，再三商榷续修《酃

县志》相关事宜。麦连自任主修，肖、

刘担任主纂。麦亲自出面筹集经费并

四处采访，期望县志按时完成。然而，

待至次年志未成，麦连又被催促赴临

武补任知县。

二十二年（1817），麦连的同年好

友、有着“文章经济著湖湘间”之誉的

叶起鹏接任酃县知县和县志主修，故

“踵而成之”。志成，叶起鹏将志稿邮

至临武要麦连作序。麦连作《酃县志

序》传今，而嘉庆二十二年修《酃县

志》散佚无存。

清同治十二年《酃县志》
同治十二年版《酃县志》，始修于

同治七年（1868）酃县知县郭树馨（山

西宁乡人）。十一年，四川梁山举人唐

荣帮任酃县知县，接修搁置多年的

《酃县志》并任主修，教谕杨岳方、训

导谭培滋任主纂，集 120 余人完成县

志编纂。翌年《酃县志》付梓成书。

唐荣帮认为，地方有志如同国家

有史，主政一方“必先洞悉其山川之

险易，疆域之广狭，民俗之美恶，物产

之盈虚，与夫历来人事之得失，古今

时势之同异”，而这些只能依靠一地

一域志书的记述。同时，距上次修志

已有五十多年时间。期间，如果对社

会风尚、从政得失，以及忠诚义士、立

功捐躯者的事迹任其湮灭，百年之后

将无从考究。因此，编修地方志记录

宣扬美德善行，乃守土之责。

唐荣帮任酃县知县后，常与酃邑

人士相接，以知民生疾苦。适逢邑有

修志之举，唐自任主修，并聘杨岳方、

谭培滋担任主纂，冯昌午、朱国勋为

监修，周作翰、朱瑛等 14人为纂修，共

襄厥成。是志承袭旧本，“又取近世数

十年忠臣义士，贞媛节妇，凡人与事

之卓卓可传者，皆特笔而表彰之。”

唐修《酃县志》纪事止于同治十

一年，为多卷平列式，以文昌宫藏版

传世。全志 20卷 30万言，分装 8册，篇

目基本承袭乾隆三十年志，纂 662 年

史，涉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之地理、

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宗教、

民族、风俗诸方面，尤详税赋、科举、

秩官、营建、户口、典礼等制度及其沿

革。载人物（含人名）千余，录山水名

胜、水利桥梁、庙宇凉亭（含地名）千

余，留存了大量历史文化信息。

1961 年，中共酃县沔渡人民公社

党委副书记张教海从当地废品收购

门市部收得一套唐修《酃县志》原本，

现藏炎陵县档案馆。另有台湾影印本

传大陆，1984 年湖南日报社复印本传

县内。2010 年，为庆祝建县 800 年，中

共炎陵县委原副书记、炎帝研究会会

长周新发对此志通篇予以标点、注

释，2011 年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版志采用简体字、划分段落并横排

刊印，使之通俗明了，方便今人研读。蓬源仙日出

十任知县 八修县志

《酃县志》
风雨苍黄七百年

黄春平

同治十二年版《酃县志》封面及主修唐荣帮志序首页 清康熙九年《酃县志》载“炎帝

陵示意图”

清乾隆三十年版《酃县志》主

修林愈蕃志序留印

掩映在

群山之间的

阳升观


